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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SH

DELVING INTO THE BLACK HUMOUR-
INFUSED ROCOC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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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EVE FIGGIS
浮游在充滿黑色幽默的
洛可可世界
還未受疫情影響的香港，每逢秋季，藝術界的活動
如火如荼，其中一大盛事必定是各大國際拍賣行的
現代和當代藝術拍賣會。筆者猶記得，在Phillips

（富藝斯）「二十世紀及當代藝術和設計」2019香
港秋季拍賣中見過兩幅抽象而且主題怪誕的原畫：
一幅描繪了維納斯的誕生，另一幅則是數個面貌
扭曲的法國貴族聚在一起的社交肖像。這兩幅出自
Genieve Figgis（珍尼維菲吉斯）手筆的作品不單
在拍賣會中成為全場亮點，更創出Figgis在二手市
場裡的最高成交紀錄。純藝術投資者見狀立即蜂擁
而至，務必買下Figgis的作品作炒賣之用。可是，
若要看破利字當頭的藝術二手市場，又有誰嘗試認
識低調的Genieve Figgis？

Genieve Figgis, Triumph of Pan (after Poussin), 2020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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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天主教文化：是靈感亦是叛逆來源
生於七十年代的愛爾蘭，Genieve Figgis每天的生
活都與天主教息息相關。從小在宗教文化濃厚的環
境長大，Figgis對天主教的儀式和信理為知著迷。
「小時候，我們要參加星期日彌撒。我驚奇地觀看
神父戲劇性的『表演』，以及仔細觀察各種在儀式
中用到的道具和服裝。父、聖子、聖神對我來說非
常神秘；而『聖靈』在愛爾蘭文化中有一定的崇高
地位，這些都成為導致我喜愛閱讀哥特文學的一大
原因，尤其是Edgar Allen Poe（埃德加愛倫坡）、
Anne Rice（安妮斯）和Arthur Conan Doyle（亞
瑟伊格修斯柯南道爾爵士）的作品。」Figgis仍是
學生的時候亦慣常參與戲劇課堂，從此「講故仔」
和表演成為她生活正常不過的一部分。可是，與此
同時，她的作品無疑挑戰天主教的主導敘述。「愛
爾蘭在歷史上跟大英帝國的統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故此閱讀歷史成為我一大興趣。在我的天主教
學校中，有好些歷史被刻意隱瞞，這使我更積極發
掘鮮為人知的故事，並將它們成為我現在的作品的
另類敘述。」藝術與宗教的關係可以形容為「愛恨
交纏」：很多偉大的藝術家都以基督教聖經裡所運
用的象徵和主題為首要靈感，Hieronymus Bosch

（耶羅尼米斯博斯）的「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便是其中最經典的例子。可
是，即使當代女性藝術家愛於宗教找尋創作靈感，
她們的觀點角度都可與男性藝術家有所不同：她們
看到的或許是夏娃如何被父權剝削壓迫，例如因她
來自亞當的「肋骨」而必須屈從於男性，和如何得
到智慧和懂得辨別是非後被污名化為罪惡之源。就
如Figgis一樣，作為一位愛爾蘭女性當代畫家，即使
她挪用天主教的儀式和神秘色彩作創作開端，作品
中的叛逆、偶爾的色情和裸露都反映出Figgis主動地
「改寫」經典天主教論述，創出自己獨特並異想天
開的藝術對話。

在Twitter遇上伯樂Richard Prince

Figgis兒時已對藝術萌生濃厚興趣，尤其是印象派
（Impressionism）的藝術歷史。「我鍾情於印象
派藝術家描繪建築物、服裝和人們的風格；有時候
我對那個時期更有歸屬感。我偶爾注視著印象派畫
作，幻想在十九世紀或在法國內生活究竟是怎麼回
事。」青少年時期，Figgis亦會在他人生日準備生日
卡或寫詩詞，並為壽星繪畫一張肖像討人歡喜；她
也愛在睡房牆上畫自己喜愛的音樂專輯封套。「通
常我最愛畫鐵娘子（Iron Maiden）生動和富有想像
力的專輯封套。我的朋友看到後也開始邀請我在他
們的睡房中畫上類似的作品；能夠為其他人帶來歡
樂讓我覺得被接受。可是又有誰猜到，Figgis在三十
歲才修讀正規藝術學士課程？而立之年的Figgis，
決心在子女讀書之時攻讀Gorey School of Art 的學
士課程。「我衷心地為自己在藝術學院讀書感到喜
悅，我非常努力認真地學習，務求成為一個專業
的藝術家。我等待這個難得的機會實在太久了。
我仍記得在學院裡我是多麼的勤力，經常實驗性地
繪畫和學習嶄新的藝術知識。我那時候對某些當代
印象派畫家有一種莫名的情意結，特別是Marlene 

Dumas（馬琳杜馬斯）、Jenny Saville（珍妮薩維
爾）和 Lynette Yiadom-Boakye。」

2013年，Figgis在都柏林的工作室裡於Twitter分享
幾幅新作。就在此時，Richard Prince（理查德普
林斯）在Twitter追蹤她，並有意買下Figgis的作品。
「我很驚訝竟然有一位才華洋溢的國際藝術巨星留
意藉藉無名的我。他是一位很友善的藝術家，不單
買下我幾幅作品，並於其在紐約的畫廊Fulton Ryder

展出，還幫我出版了第一本書名叫《Making Love 

with the Devil》。」也是此時，現正獨家代表Figgis

的Almine Rech Gallery（阿爾敏希畫廊）的老闆認
識了她的作品；就在短短四年間，Figgis便分別在倫
敦、布魯塞爾、巴黎、上海和紐約在畫廊舉辦個人
展覽。在藝術生涯剛剛開始沒多久便遇上伯樂和專
業並無限支持藝術家的畫廊，相信是很多冒起的藝
術家的一大夢想。

Genieve FIGGIS
17th century Entourage, 2018 Acrylic on canvas
120×150×4 cm
47 1/4×59×1 5/8 Inches
Photos: Rebecca Fanuele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Genieve Figgis ‘Wish you were here’
Almine Rech Paris
January 11 - February 24, 2018
Photos: Rebecca Fanuele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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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48 Genieve FIGGIS
The toilet of Venus (after Boucher), 2018
Acrylic on canvas
50×40×4cm

19 5/8×15 3/4×1 5/8 Inches
Photos : Rebecca Fanuele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49Genieve FIGGIS
The Happy Accidents of the Swing
(after Fragonard), 2018
Acrylic on canvas
120×100×4cm

47 1/4×39 3/8×1 5/8 Inches
Photos : Rebecca Fanuele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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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在充滿黑色幽默的洛可可世界
Figgis的創作靈感可以說是「無邊無際」，任何吸引
她的圖像和顏色都可以引導她開始畫畫。「我喜愛時
裝、音樂、演戲、文學、戲劇和電影，有時候雜誌裡
的圖片也可以作為參考。我經常引用我所愛和相信的
一切在作品中，例如我寵愛的動物和在我人生經常出
現的人；我想給他們一把『聲音』。我也特別以女人
作為作品主體，並給她們應得的存在感。」

Figgis喜愛描繪人物和塑像，她所用的稀釋壓克力顏
料使作品中的主體和背景都變得形狀奇特，甚或留
下無法預計的細節。這種「如水」的材料讓Figgis

能夠以開放、反傳統和無約束的方向創作。就如
她2018年的作品《十七世紀隨從》（17th Century 

Entourage），乍看之下以為是一幅普通上流社會精
英階層和隨從的合照，但那仿如脈動的筆觸把畫中
的人物的面孔化為使人不安的骷髏，滲透著一種古
怪詭異的氛圍。Figgis的旋轉式線條無縫地連接畫中
的地下和人物，猶如海浪吞噬著這些擁有富庶背景
的貴族。這是Figgis以黑色幽默的手法批判當年歐洲
浮華奢侈的生活，更是暗中引導觀者反思階級主義
背後的意識形態。

要說到Figgis的標誌，就必須談及她受洛可可風格 

（Rococo）影響的作品系列。洛可可起源於十八世
紀法國，用色清澈甜美、可以說是一種優雅華麗的
藝術風格。洛可可雖然跟巴洛克風格（Baroque）有
些微相似，但前者摒棄儀式和宗教的元素和思想，
改以「風俗」、「日常性」和平易近人的題材和角
度取而代之；整體的藝術風格給人一種精美柔和的
裝飾感。Figgis在2014年開始創作的畫作，影射了藝
術歷史中的洛可可時期。「我那時候的作品均探討
（過度）享樂主義和貴族輕薄浮佻、紙醉金迷的生
活，務求帶領觀者走進和記錄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
狀況。我引用洛可可風格是為了反映我那時候的深

切感受：傳統藝術在我長大的時候備受尊敬，『完
美』這個概念亦受到追捧。雖然我的作品受藝術傳
統影響，但那邊廂亦明確地抗拒其意識形態。」

《鞦韆（追隨在福拉歌那之後）》（2018）（The 

Happy Accidents of the Swing（after Fragonard）） 

以洛可可大師Jean-Honoré Fragonard（歐諾黑福拉
歌那）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作基調，也顯出Figgis

鍾情以探究歷史為作品軸心。福拉歌那的《鞦韆》
（1767）可以說是以調皮愉悅的方式訴說Marie 

Antoinette（瑪麗安托瓦內特）統治的法國的道德敗
壞。作品首當其衝地引導觀者與情婦男爵共同窺探女
子的裙下春光，少女的鞋子因搖晃力度掉出，男爵亦
嬉皮地跌進花叢中。另外，「鞦韆」是不忠行為和性
的暗示，側旁的邱比特雕像也同時象徵慾望和情愛。
在Figgis的詮釋下，一如既往，她所用的稀釋的壓克
力顏料將人物和背景的花園融為一體。可是，也因為
除了主題鞦韆依然清晰可見，本來暗示情色的象徵如
情婦男爵異常地長的左手和邱伯特雕像的輪廓都變得
模糊；觀者的視線也隨之直接轉移到女性主體身上。
在夢幻、豐富和濃稠的藍綠色背景中，Figgis的處理
手法使Fragonard的著名作品更像描繪女子獨自鞦韆
自娛，有意無意地凸顯女性敘述。

Figgis希望她的作品代表著自由、喜悅、愛和包容。
「當我在繪畫時，我經常感到脫離現實，並身處於另
一個世界般。」那在今年倫敦Almine Rech Gallery

十一月的個人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怎樣的Figgis？
畫廊代表給我們一些預告：「自從去年九月在上海有
一個非常成功的展覽後，Figgis會於倫敦畫廊展出精
選的新作，而個展並沒有限定的主題。在過去的春
季，她的新畫以動物、自然和人群為題；而且她剛搬
進一個靠海的新工作室，這為她帶來嶄新的靈感。我
們很期待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Figgis，在今年秋季帶
觀眾進入她充滿黑色幽默的洛可可世界。」

Genieve Figgis

studio/home images
Genieve Figgis’ studio, 2020
© Genieve Figgis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mine Rech

ANP-BRUSH_01.indd   50-51 12/9/2020   2:43:08


